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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 6 月，正在上高中的我
们已放麦假，忽然接到通知，让我
们 带 上 镰 刀 、草 帽 到 学 校 集 合 。
到 了 学 校 后 才 听 说 ，此 行 是 要 我
们去拍电影。

真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
喜 欢 看 电 影 ，引 人 入 胜 的 故 事 情
节 令 我 神 往 不 已 ，然 而 何 曾 想 到
真的要参与电影的拍摄呢？可偏
偏 这 样 的 机 遇 就 向 我 们 招 手 了 。
于是，携带镰刀，肩背草帽，我们
200 名同学赶到拍摄现场。

那时，正（定）无（极）公路两
旁是粗壮的杨树，炎炎夏季，绿荫
可人；张村的公路以北，是一望无
际的金黄色麦浪。远处是水墨一
样 的 绿 色 村 庄 。 麦 海 中 ，钢 铁 支
架 的 高 压 线 伸 向 远 方 ，金 黄 的 麦
浪 辉 映 着 鲜 艳 的 红 旗 、墨 绿 村 庄
的剪影，以及我们青春的、朴素的
衣着和笑脸……那情景实在太美
了。

将 在 这 里 拍 摄 的 镜 头 ，是 抗
洪胜利的第二年，小麦丰收在望，
冀家庄人民重建家园取得了阶段
性 胜 利 ；村 支 书 丁 震 洪 从 北 京 开
会 回 来 ，骑 了 自 行 车 路 过 冀 家 庄
正 在 收 割 的 麦 田 ，然 后 拐 向 公 路

以北的田间小路——他带来了毛主席“一定要根治
海河”的重大消息。小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金色
麦浪……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公路上停着几辆卡
车，工作人员在做拍摄准备：安装摄影机、聚光灯、
反光板等设备，周围满是来看稀罕的群众。

我们这些群众演员由长影的工作人员带队，分
散到公路北面的麦田里。一切就绪后，导演的电声
喇叭一声令下，我们开始收割麦子；回头望见公路
上，丁震洪骑了自行车，自西往东飞驰着……预演
了几次，也实拍了几次，可由于那天多云，光线不
好，只好等待云开日出。等待的较长时间中，我们
这一组的同学们，便和领队的演员聊天。我们原来
以为，电影都是真实的故事，当然也应该在故事发
生的地点拍摄，可那位男演员告诉我们并非如此。
故事往往是“虚构”的，拍摄场地也往往是在全国各
地选择的。一个个镜头拍完之后，先是剪接在一
起，再经配音等后期制作才能完成……这便是我最
初获得的“蒙太奇”电影知识启蒙教育。《战洪图》的
基本情节及先后摄制情况，也是来自他给我们的讲
述。同时，我们还了解到《英雄儿女》等其他影片的
幕后花絮……他还告诉我们，当年在《英雄儿女》中
饰演王成的刘世龙，这次在《战洪图》中扮演丁震洪
的儿子，一位青年抗洪英雄，而且今天也来到了现
场，只是在不远处带着另一组同学割麦子……由于
对英雄艺术形象的景仰，对演员的羡慕，我们一个
个兴奋得神采飞扬……

由于天不作美，拍摄效果不佳，只得暂时收场，
而另择时间拍摄。

是 夜 一 场 大 雨 ，次 日 天 气 初 晴 ，阳 光 格 外 明
媚。学校通知我们重新集合，赶赴拍摄场地。这
次没有困难，拍摄宣告成功。可我们心愿未了，似
乎这次拍摄成功只是完成了一半任务，而另一半
则是为了实现一个梦想，于是仍在公路上围着刘
世龙不忍离去……应该说，我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追星”了。只不过，那时的追星，其实是对英雄形
象的景仰。

我们经历过 1963 年的特大洪水，但那时我年纪
还小，没有为抗洪直接做过什么。没想到的是，历
史给了我们青春期一个机遇，为表现抗洪题材的影
片《战洪图》做出了一份贡献。四十多年过去，至今
想来，仍是一份骄傲和自豪。

良好的家风是一个家族世代传
承的正能量，家风建设是我国历史
上众多志士仁人的立家之本，但并
非只有名家名士才能建设好家风。
我的奶奶是位普通农妇，不识字，却
为我们留下勤勉尚学、坚强进取的
优良家风。

我 们 家 庭 微 信 群 里 的 100 余
人，经常回忆奶奶教我们的道理，带
给我们的影响。奶奶不懂得什么是
家风，什么叫家训，也不会写家书，但
她用自己朴实无华的话语，用自己 94
年的艰苦奋斗经历，告诉我们应该做
什么样的人，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
应该坚持和传承什么样的精神。

爷爷去世时奶奶 48 岁，9 个子
女中仅有 3 个成了家，最小的姑姑
才五六岁。家里一贫如洗，但她没
有再嫁，也没有听别人劝卖掉孩子，
而是自己坚强地挑起全家的重担。
奶奶把小点的孩子放到地头玩耍，
自己边劳动边照看孩子；冬天地里
没农活了，奶奶就带着孩子们去捡
洋 槐 夹 ，搓 出 籽 来 卖 钱 ；夏 天 去 锄
地，劳动完再割些草背回家喂猪；生
产队下地干活是统一的时间，可奶
奶总是去得最早，离开最晚，因为早
去可以割猪草，晚归可以捋槐叶；别

人中午都休息，她顶着大太阳去地
里捉簸箕虫，卖掉贴补家用。家里
只 有 三 个 男 孩 ，劳 动 力 少 ，吃 不 饱
饭，姑姑们说不上学了，参加劳动挣
工分，奶奶不同意，她说：要想过上
好日子，你们就都好好读书，咱家再
穷再难，我也会供你们上学！就这
样，奶奶的 9 个孩子平安长大且都
成为有用之才：3 位国家干部、2 位
人民教师、4 位农民企业家。

等孩子们都成了家、立了业，奶
奶仍然勤勉地帮衬着孩子，支持他
们好好工作。她又给儿女们看了 30
多 年 孩 子 ，亲 手 带 大 了 20 多 个 孙
辈、重孙辈孩子。小时候我和爸妈
住在沙河市区，他们早上要上班，60
多岁的奶奶每天清晨 5 点起床，打
扫院落，喂好牲畜，徒步 20 里地从
老家来照顾我，好让妈妈赶上 7：30
上班，妈妈晚上 6 点下班后，她又摸
黑走 20 里夜路回家，浇地锄地，喂
牛喂鸡。等到孙子、重孙子都上了
学，不需要她照看了，奶奶怕给孩子
们添麻烦，仍然独居在农村，自己种
菜、做饭、洗衣、打水，直到 80 多岁
才跟随孩子们住。

别看奶奶不识字，她每天收看
《新闻联播》，各个时期的国家大事

也略知一二。每次见面，奶奶都过
问我们的学习，问我们考了多少分，
领奖状没有。我们工作后，奶奶很
关心我们的政治进步，每次见面都
会询问。奶奶去世前几个月，我去
看她，她紧握我的手，不让我走，我
说 我 得 去 上 班 ，单 位 好 多 活 儿 呢 。
她就很通情理地松开我，并嘱咐我
好好工作，不能迟到，不能偷懒，等
放假有空再去陪她。

奶奶的勤勉尚学也深刻影响到
爸爸。家里条件差，爸爸初中毕业
就当了兵，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学
习。在部队坚持写日记，遇到不认
识的字就查字典，并记到专门的本
子上，好词好句也会摘抄下来，从军
14 年记了 20 多本笔记。我上小学
时用的《新华字典》是爸爸从部队带
回来的，从字典的破损程度就知道
它被翻了多少遍。

爸爸非常注重我们姐弟三人的
学习。从幼儿园起，就要求我每天
除 了 完 成 作 业 ，还 要 额 外 写 100 个
汉字；上小学后，要求我每天练字，
过年让我锻炼着写对联；八九十年
代的沙河，没有成型的兴趣班，人们
的工资也很低，但爸爸找到老师教
我画画、唱歌、跳舞、游泳。从小学

到高中，爸爸经常和我的班主任、任
课老师沟通我的学习成绩、思想动
态和在校表现，时刻掌握我的成长
轨迹。上了警校，他送给我很多法
律书籍，就连我的打靶、散打成绩，
他都很看重，隔着长途电话，教我怎
样“三点成一线”、瞄准、射击；我在
沙河市公安局工作时，回到家他就
考我案例，听我对案情的定性和分
析……

我的女儿 12 岁了，我也秉承了
勤勉、尚学的理念，从小就给她讲奶
奶和爸爸教育我们的故事。女儿从
来不抱怨学习和住宿生活辛苦，而
是努力进取，不断超越自己。新学
年伊始，女儿在学校学生会干部竞
选中，以最高分当选学习部部长。

知识是一个人、一个家庭改变命
运、获得幸福的最佳途径，更是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走向强盛的不竭源泉
和动力。我们深深地怀念奶奶，更感
谢奶奶为我们留下的优良家风。

（作者单位：邢台市公安局）

老家那个小村子，犹如县城丢
在边远地区的一颗孤零零的棋子，
周围被其他县的村子所包围，尽管
高速公路从村边通过，但并未改变
那里的落后局面。如果让年事渐高
的母亲回到那儿生活，一旦有个闪
失，恐怕连医院也走不到。多年来，
母亲但凡有丁点的不高兴，一准拿

“回老家”要挟我。这一回，母亲想
不到，我不但答应送她回去，还二话
不说叫来了车。

这次战争缘于母亲偷偷擦地。
母亲跪在地板上擦地，被我爱人回
家取东西时撞见，爱人说：“娘，不是
跟 您 说 了 ，不 要 擦 地 了 ，万 一 摔 倒
了，家里没人，咋办？”母亲一听，把
抹布狠狠一摔，坐在沙发上，足足数
落了他一个小时。在母亲看来，不
让她干活，是嫌她脏，嫌她不中用，
啥叫大活人，就得活动。

二十多年来，因为干家务，母亲
不慎摔倒过三次，多亏救治及时，没
留下后遗症。可以说，不管母亲住
谁家，我最担心的就是母亲的安全
问 题 ，毕 竟 是 耄 耋 之 年 ，禁 不 起 折
腾。母亲在我家居住时，我每天出

门前，都拍着她的肩膀，以诙谐幽默
的口气，告诉她不可以擦地，不可以
做 任 何 家 务 ，不 然 摔 倒 了 自 己 受
罪。母亲口头上答应了，可是，我前
脚走，她后脚就行动起来。

我急忙回到家宽慰母亲，不料
她话锋一转，非说我的房子是她出
钱 买 下 的 房 基 地 。 感 觉 可 笑 的 同
时，我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房子是
单位分的。”母亲顿时被气得胸口一
起一伏的，先是冲我摆摆手，然后速
度极快地用老手捂住脸，孩子般哭
起来：“谁也别想赶我走，我死也死
在这里。”

母 亲 这 一 哭 ，哭 得 我 束 手 无
策。可是，母亲像孩子一样哭起来
没完没了，哭够了还吵着：“回老家，
一会儿也不能待了。”我知道，如果
此刻向母亲道歉，说我错了，母亲会
破 涕 为 笑 。 我 偏 偏 没 有 ，反 而 说 ：

“好，我马上叫您孙子开车来。”
母亲一听，骂我没良心，临走，

还丢下一句狠话：再也不登你家门！
多年来，爱人总是把 第 一 碗 饭

端到母亲跟前，买来的各种吃食在
桌 子 上 堆 成 山 。 为 了 让 母 亲 睡 得

踏实，有腰疼的爱人还睡翻不过来
身的行军床。我推掉朋友的饭局、
谢绝好友的相邀，乖乖地守在母亲
身边。谁知，到头来，我们的孝心，
被 母 亲 一 笔 勾 销 。 我 比 母 亲 还 生
气。

母亲一辈子大方，即使在吃饭
很成问题的年代，她也经常把好不
容易换来的米面施舍于人。可是，
前几年母亲搬家时，二姐把母亲那
些样式过时的衣服和褪了色的被褥
送了人，想给母亲换些新的。母亲
不领情，三天两头絮絮叨叨，说二姐
没有把她放在眼里，为此事，我与母
亲 不 止 一 次 地 发 生 争 执 。 在 我 看
来，二姐是家里功臣。从我记事起，
二姐为弟弟妹妹没少花钱，更没少
操心……

眼看天渐渐冷下来，不放心母
亲的我，回家去接母亲。一见面，大
嫂就劝我：“不要跟娘一般见识，她
是糊涂了。”我惨然一笑，说：“没事，
我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别说要房
子，要命也给。”大嫂说：“你看咱娘，
是真糊涂了，那天一脸严肃地把我
叫到跟前，说跟你争了半天房子，也

没争下来。最后，咱娘还给我说了
声对不起。”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
眼泪冲出眼眶。我们兄妹几人，属
大哥大嫂日子艰难。母亲无非是想

“坑”我，而帮大哥一把罢了。那一
刻，我对母亲的怨恨顿时释然。

大 嫂 还 告 诉 我 ，那 天 母 亲 说 ，
“前些年，我把老了穿的衣服都准备
好 ，无 非 是 等 我 老 了 ，不 让 你 们 分
心、花钱，给我口吃的就行，谁知二
妮把我旧衣服扔的扔，送人的送人，
那不是钱啊！”我恍然大悟，原来母
亲那么吝啬，完全是让我们做儿女
的少为她操心啊，我咋没早明白这
个道理呢？

民间有孝歌《十重恩》，其中第
一重恩：养儿生身母，十月怀胎，昼
夜娘苦，临生之时性命全不顾……

我羞愧，没有回报母亲的养育
之恩，反而总与她发生争执。

（作者单位：邯郸市公安局）

母 亲 的 影 子 永 久
地 储 存 在 我 六 岁 的 记
忆 中 ！ 母 亲 较 瘦 ，个
子 却 高 。 她 背 着 一 捆
柴 草 ，在 空 旷 的 暮 色
四 合 的 田 野 上 躬 腰 走
着，我在后面跟着，母
亲 女 性 气 质 的 身 材 与
她 背 上 的 柴 草 紧 紧 贴
着 ，我 似 乎 还 听 到 了
她 微 微 的 喘 气 声 ！ 我
真 的 想 替 她 背 的 ，然
而 ，六 岁 的 我 尚 无 缚
鸡 之 力 。 似 乎 我 赤 着
的 脚 已 感 知 了 微 凉 ，
有 夜 露 了 ，透 心 地
凉 ！ 而 母 亲 脸 上 汗 浸
着 头 发 ，大 口 地 喘
气 。 她 回 过 头 望 见 已
落 远 的 我 ，竟 停 下 了
脚 步 ，待 我 走 到 她 身
边，她一用力，把我倏
地拢在怀中……

童 年 与 母 亲 的 温
馨记忆，定格成了永存
的追忆！

就 是 那 次 负 重 回
家 ，母 亲 大 口 大 口 地
喝 水 ，随 之 就 去 了 宝
坻 ，母 亲 回 来 是 被 乡
亲 们 抬 回 来 的 ，我 冲
出屋子，扑到她怀里，
许 是 哭 着 说 了“ 妈 不
去 ！ 妈 不 去 了 ！”然
而，她去了，永久地去
了 ！ 母 亲 给 我 扎 的 风
筝飘了，飘在院中，摇
曳着我的梦。

生 活 的 艰 辛 随 之
而 至 ，没 有 母 亲 的 温
暖 相 偎 ，没 有 母 亲 的
缝 缝 补 补 ，我 常 是 衣
衫褴褛的。

母 亲 是 土 地 的 女
儿，她在故乡土地上养
育了我，自然也赋予了
我土地的气质，她虽然
过早地离我而去，但我
总 觉 得 有 一 股 博 大 的
爱相拥！

长大后，我走出了
那 片 热 恋 而 困 苦 的 土
地，走入了都市熙攘的
人群，母亲可愿意吗？
我不解的！

母亲有大名，叫倪

若兰，想到她的名字，
总 有 一 股 难 以 言 状 的
思绪漫上心头，只是，
再 没 有 夕 阳 晚 照 下 她
温 馨 的 一 抱 ！ 只 有 田
野里她的坟茔，生于土
地的母亲，终是又还原
了土地。

我 在 母 亲 的 坟 头
立了块汉白玉的碑，那
上 面 又 刻 下 了 母 亲 的
名字，每到清明，我都
去给她扫墓，每次去，
母 亲 坟 头 都 开 着 二 月
兰，土地养育着二月兰
花，我的膝下有故乡的
土，我的周遭都弥漫着
兰花的芬芳！

母 亲 是 那 片 土 地
的女儿，我是她心头的
儿子！

迄今为止，我已有 42 年党龄
了。每当想起当年父亲寄给我的
那 封 装 有 入 党 申 请 书 的 特 殊 来
信，就会情不自禁地引起我对父
亲的深深怀念。

1970 年 2 月 ，我 初 中 毕 业 后
被分配到群山峻岭中的首钢矿山
当了一名学徒工。参加工作后，
父亲经常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干，
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记
住了父亲的教诲，在艰苦的工作
环境里，虚心向老师傅学习，在工
作岗位上积极肯干，不怕脏和累，
磨炼自己的意志。

我的每一点进步，父亲都看
在眼里。1973 年初，我从一线岗
位调到矿团委工作不久，便向父
亲流露出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
望，父亲一听高兴极了，连声说：
年轻人就得严格要求自己，在政
治上向党组织靠拢。几天后，就
在我琢磨着应该怎样写、何时写
这份入党申请时，竟然收到父亲
寄来厚厚的一封信，我拆开一看，
原来这是父亲替我草拟的一份入
党申请书：“敬爱的党支部，我申
请加入党组织……”望着那再熟
悉不过的笔迹，就知道那是父亲

的手书。顿时，我的
眼 睛 湿 润 了 。 父 亲
的信，我接连看了几
遍，更加坚定了我加
入党组织，坚定跟党

走的决心。遵照父亲的叮嘱，我
自己又仔细修改后，第二天便郑
重其事地将这份工工整整的入党
申请书交到机关党支部。

打那以后，我定期给党支部
写思想汇报。两年多的时间里，
我无论是在矿团委当干事，还是
被提拔到一线担任车间副主任，
都 以 一 名 共 产 党 员 的 标 准 严 格
要求自己，时时刻刻用党章对照
检 查 自 己 ，虚 心 向 老 同 志 学 习 ，
不 断 提 高 自 己 的 政 治 觉 悟 和 工
作能力。

1975 年 7 月 15 日 ，我 所 在 的
车 间 党 支 部 召 开 支 部 大 会 ，全
体 党 员 一 致 通 过 了 我 的 入 党 申
请 。 我 的 心 情 久 久 不 能 平 静 ，
恨 不 得 立 刻 将 这 一 喜 讯 报 告 我
的 父 母 ，让 他 们 分 享 我 的 喜

悦 。 两 个 月 后 ，党 委 正 式 批 准
我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为 一 名
正式党员。

入党后，在首钢我先后担任
过东采车间党总支副书记、矿党
委办公室副主任。1983 年我调到
唐山市政府机关工作，后来又进
了 公 安 部 门 。 工 作 岗 位 几 经 变
迁，时至今日，我的入党日记还珍
藏着，并且经常拿出来看看，以便
激励自己更加坚定听党话、跟党
走的决心。

如今，我和爱人、女儿、女婿
都是中共党员，我们家是名副其
实的党员之家。直到现在，父亲
的那封特殊来信我还珍藏着。

（作者单位：唐山市公安局古
冶分局）

王慧 摄

一簇花开


